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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民
間
傳
說
，
人
若
作
惡
，
死
後
便

會
被
牛
鬼
蛇
神
捉
去
閻
王
殿
見
閻
羅
王
，

閻
王
便
在
生
死
簿
上
把
其
一
生
罪
行
誦
讀

一
遍
，
然
後
因
應
罪
行
的
嚴
重
性
而
判
決

到
不
同
的
地
獄
，
最
嚇
人
的
有
上
刀
山
、

落
油
鍋
，
最
劣
等
者
則
被
打
到
十
八
層
地
獄
，

永
不
超
生
。
這
些
警
惡
的
傳
說
，
實
在
聽
得
人

毛
骨
悚
然
，
叫
人
怕
得
要
命
。

天
主
教
也
不
斷
勸
人
向
善
避
免
受
地
獄
之

苦
。
聖
經
上
說
世
界
末
日
之
時
，
所
有
人
包
括

已
逝
者
復
活
，
都
要
接
受
最
後
公
審
判
，
因
應

其
一
生
行
為
而
分
別
判
升
天
堂
，
入
煉
獄
，
或

下
地
獄
受
永
生
之
苦
。
與
民
間
傳
說
甚
為
相

近
。最

近
的
香
港
，
赫
然
令
我
有
感
世
界
末
日
已

到
來
，
公
審
判
正
在
進
行
中
！
不
知
甚
麼
時
候

開
始
，
大
家
都
改
變
了
身
份
，
換
了
臉
孔
，
一

時
成
為
了
判
官
、
閻
王
、
救
世
主
、
牛
鬼
蛇
神

⋯
⋯

人
人
有
權
公
布
﹁
被
審
者
﹂
的
罪
狀
，
那

本
生
死
簿
所
列
罪
名
多
得
像
沒
完
沒
了
，
人
間

法
例
沒
來
得
及
定
明
的
行
為
都
升
格
成
了
罪

狀
。
面
對
這
等
情
景
，
真
有
﹁
不
知
今
夕
是
何

年
﹂、
﹁
人
間
何
世
﹂
之
惑
！

佛
家
有
言
﹁
人
間
地
獄
﹂，
看
到
被
審
判
者
的

臉
容
，
信
焉
。
這
現
象
有
點
像
法
庭
，
我
曾
因

工
作
關
係
，
不
時
要
聽
案
件
聆
訊
，
經
常
聽
到

律
師
或
主
審
官
﹁
咄
咄
逼
人
﹂，
把
證
人
或
被
告

的
大
小
不
是
都
一
一
列
出
，
有
人
會
為
自
保
而

諉
過
他
人
，
甚
至
把
罪
名
推
到
自
己
的
家
人
至

親
身
上
。
那
時
，
我
深
感
人
實
在
是
好
自
私
及

脆
弱
。

看
到
香
港
街
頭
成
了
閻
王
殿
，
成
了
十
八
層
地
獄
，
公

審
判
進
行
得
如
火
如
荼
，
不
期
然
想
起
聖
經
中
的
一
幕
：

法
利
賽
人
要
依
法
把
一
名
行
淫
的
婦
人
處
死
，
形
式
是
公

開
由
群
眾
用
石
頭
打
死
。
行
刑
前
他
們
要
試
探
耶
穌
要
祂

表
態
，
耶
穌
卻
在
地
上
寫
出
不
同
的
罪
行
，
並
說
：
﹁
你

們
中
間
誰
是
沒
有
罪
的
，
誰
就
可
以
先
拿
石
頭
打
她
。
﹂

結
果
人
潮
散
去
，
沒
人
敢
拿
起
石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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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李
小
嬋

公審判進行中
余似心

翠袖
乾坤

上
文
說
到
潘
國
森
小
子
跟
隨
黃
仲
鳴
主
席

拜
訪
李
育
中
教
授
，
請
教
舊
日
廣
府
話
﹁
時

間
﹂
一
詞
怎
讀
，
作
為
︽
評
劉
殿
爵
︿
論
粵

語
﹁
時
間
﹂
一
詞
的
讀
音
﹀︾
這
篇
論
文
的
重

要
﹁
今
語
證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即
是
洋
俗
平
安
夜
的
大
白
天
，
黃
潘
兩
人
、

一
長
一
少
往
李
老
師
府
上
去
。

李
育
中
教
授
，
廣
東
新
會
人
，
一
九
一
一
年
生

於
香
港
，
其
時
尚
未
過
農
曆
年
，
是
為
大
清
宣
統

二
年
庚
戌
歲
晚
。
李
老
年
輕
時
在
香
港
、
澳
門
各

住
過
十
多
年
，
長
居
廣
州
，
在
華
南
師
範
大
學
任

教
，
負
責
中
文
、
英
文
、
美
術
等
科
目
。
李
老
年

高
德
劭
，
堪
作
百
年
廣
府
話
讀
音
的
活
字
典
。

李
老
見
潘
小
子
是
初
會
，
問
籍
貫
。
潘
小
子
按

故
老
分
法
，
前
清
廣
州
府
下
轄
十
四
縣
：
南
番
順

東
香
，
清
水
化
城
龍
，
三
新
一
支
花
。
即
南
海
、

番
禺
、
順
德
、
東
莞
、
香
山
︵
今
中
山
︶、
清
遠
、

三
水
、
從
化
、
增
城
、
龍
門
、
新
會
、
新
寧
、
新

安
︵
後
改
為
寶
安
︶、
花
縣
。
對
曰
：
﹁
南
海
。
﹂

李
老
便
如
數
家
珍
的
講
述
南
海
潘
氏
跟
番
禺
潘
氏

不
同
，
又
提
到
清
代
乾
嘉
以
降
廣
州
潘
盧
伍
葉
四

大
富
家
。
潘
小
子
便
想
起
此
掌
故
昔
年
中
學
國
史
老
師
黃
清

華
先
生
亦
有
提
及
，
黃
公
與
二
十
世
紀
同
庚
、
九
十
年
代
辭

世
，
如
果
潘
小
子
早
點
關
注
﹁
時
間
讀
時
艱
﹂
的
風
波
，
或

許
可
以
早
點
做
類
似
的
﹁
田
野
調
查
﹂。

李
老
耳
聰
目
明
，
思
路
清
晰
，
記
憶
力
強
，
甚
為
健
談
。

我
們
乘
㠥
老
人
家
兩
次
午
睡
的
空
檔
拜
會
，
要
先
辦
正
事
。

潘
小
子
遞
上
一
小
片
紙
，
上
書
﹁
時
間
﹂，
以
及
黃
總
﹁
搭
單
﹂

的
﹁
刊
物
﹂，
請
李
老
示
範
讀
音
。
黃
總
飽
受
﹁
時
﹃
艱
﹄﹂、

﹁﹃
看
﹄
物
﹂︵
看
門
狗
的
看
，
不
是
看
書
看
戲
的
看
︶
困
擾
煎

熬
，
事
緣
不
少
學
生
常
問
黃
總
：
﹁
老
師
可
有
時
﹃
艱
﹄
一

談
？
﹂
黃
總
例
必
回
應
道
：
﹁
時
﹃
諫
﹄
倒
有
，
時
﹃
艱
﹄

則
無
。
﹂
此
外
課
堂
內
於
﹁
刊
物
﹂
一
詞
亦
常
﹁
一
室
兩

制
﹂，
黃
教
授
讀
如
﹁
罕
物
﹂，
個
別
學
生
則
堅
決
要
讀
﹁
看

物
﹂，
只
是
未
有
直
斥
黃
教
授
誤
讀
而
已
，
可
說
師
生
間
相
持

不
下
。

李
老
接
過
紙
片
，
讀
﹁
時
諫
﹂、
讀
﹁
罕
物
﹂。
潘
小
子
早

有
準
備
，
現
場
錄
像
，
作
為
鐵
證
。
黃
總
在
一
旁
跟
李
老
的

公
子
閒
聊
，
聽
得
李
老
示
範
的
讀
音
，
眉
花
眼
笑
。
潘
小
子

為
審
慎
計
，
再
請
教
李
老
是
否
省
港
澳
三
地
如
此
讀
，
是
否

從
來
都
如
此
讀
。
李
老
明
確
表
示
，
自
他
老
人
家
一
九
二
二

年
到
廣
州
，
﹁
時
間
﹂
讀
﹁
時
諫
﹂
、
﹁
刊
物
﹂
讀
﹁
罕

物
﹂，
向
來
無
變
，
幾
十
年
來
都
沒
有
另
讀
。
轉
眼
又
到
李
老

晚
飯
前
的
小
休
時
間
，
遂
告
退
作
別
。

八
十
年
代
劉
殿
爵
教
授
力
主
三
四
十
年
代
﹁
時
間
﹂
讀

﹁
時
艱
﹂，
當
年
有
高
齡
七
十
八
歲
的
林
範
三
先
生
提
出
異
議

︵
若
健
在
已
一
零
八
歲
︶，
謂
民
國
初
年
已
讀
﹁
時
諫
﹂。
綜
合

拙
文
整
理
的
文
獻
證
，
以
及
三
十
年
來
的
人
證
，
可
以
斷
定

﹁
時
間
﹂
一
詞
的
廣
府
話
讀
音
，
百
年
來
都
是
﹁
時
諫
﹂。
三

十
年
是
一
個
世
代
，
也
就
是
說
劉
教
授
一
門
的
粵
讀
教
材
，

錯
教
了
一
世
代
的
中
文
系
同
學
！

︵
時
間
讀
音
百
年
未
變
．
二
之
二
︶

百歲高賢讀正音
潘國森

琴台
客聚

祖
國
新
星
楊
㜍
為
新
片
來
港
宣
傳
，
發
行
公

司
老
友
偕
她
會
見
一
下
在
下
這
個
﹁
香
港
影
界

資
深
前
輩
﹂，
見
面
勝
聞
名
，
果
然
清
麗
脫
俗
，

顰
笑
秀
雅
很
不
同
於
濃
妝
艷
抹
之
港
星
，
也
不

同
於
儀
態
萬
千
盛
裝
逼
人
之
范
冰
冰
等
內
地
紅

星
，
而
似
一
個
剛
踏
入
社
會
的
女
大
學
生
，
氣
質
甚
近

台
灣
新
紅
之
青
春
星
郭
采
潔
及
陳
妍
希
。
朋
友
說
現
在

楊
㜍
是
內
地
之
四
小
名
旦
中
最
紅
者
，
片
約
排
隊
追

來
，
演
一
個
電
視
劇
集
酬
勞
去
到
七
八
百
萬
，
已
經
追

過
了
四
大
名
旦
之
趙
薇
和
周
迅
，
追
貼
了
已
列
國
際
級

的
李
冰
冰
。

那
麼
，
現
在
正
紅
火
的
四
小
名
旦
有
誰
呢
？
北
京
權

威
經
理
人
好
友
王
京
花
答
阿
杜
：
﹁
最
紅
是
楊
㜍
，
跟

㠥
是
王
珞
丹
、
王
聖
依
和
劉
亦
菲
，
而
更
紅
一
級
的
四

大
名
旦
是
李
冰
冰
、
范
冰
冰
、
周
迅
和
趙
薇
。
又
有
被

稱
為
四
超
名
旦
的
徐
靜
蕾
、
高
圓
圓
、
霍
思
燕
和
秦
海

璐
。
超
旦
中
徐
靜
蕾
能
投
資
能
編
能
導
能
演
，
另
三
位

則
皆
拍
過
香
港
片
也
得
過
獎
，
地
位
高
了
一
籌
。
更
在

上
的
兩
大
超
旦
是
劉
曉
慶
和
鞏
俐
，
這
兩
位
已
是
殿
堂

級
的
人
物
了
。
早
十
五
年
全
國
紅
女
星
都
是
港
台
產
，

如
今
所
有
鋒
芒
都
被
這
一
列
祖
國
星
蓋
過
了
，
祖
國
地

大
物
博
人
多
，
港
台
人
才
漸
難
與
之
匹
敵
了
。

奇
怪
，
祖
國
男
星
倒
沒
有
多
少
個
拔
萃
者
，
最
紅
的

孫
紅
雷
不
俊
朗
秀
逸
，
太
過
﹁
勞
動
人
民
型
﹂
了
；
稍

有
書
卷
氣
的
只
有
一
個
陳
坤
，
但
過
於
柔
弱
；
葛
優
、

李
保
田
則
太
老
；
有
一
個
佟
大
為
也
很
紅
，
但
似
個
壽

包
。
所
以
祖
國
開
大
片
都
想
找
劉
德
華
、
古
天
樂
，
內

地
藝
壇
今
年
新
發
一
個
男
星
甚
紅
，
朋
友
拿
來
一
疊
文

章
之
近
照
說
﹁
相
當
有
型
吧
？
﹂
仔
細
一
看
，
原
來
是

演
︽
奮
鬥
︾
配
角
的
小
個
子
上
海
仔
，
此
等
小
生
香
港

無
㡊
亞
視
有
一
大
群
，
看
來
祖
國
影
視
圈
，
陰
盛
陽
衰

之
極
。

四大四小四超
阿　杜

杜亦
有道

美
籍
華
裔
球
員
林
書
豪
，
日
前
在
尼
克
斯

和
黃
蜂
的
籃
球
比
賽
中
出
現
九
次
失
誤
，

E
SPN

移
動
平
台
網
站
評
論
此
新
聞
時
，
文
章

標
題
竟
用
了
蔑
視
華
人
的
字
眼
﹁C

h
in
k

﹂

︵
中
國
佬
︶。

E
SPN

隨
即
作
出
道
歉
，
承
認
處
理
手
法
非
常
不

恰
當
，
保
證
今
後
不
再
發
生
同
類
事
件
。

﹁C
hink

﹂
諧
音
﹁
清
﹂。
此
一
蔑
稱
，
令
人
聯

想
起
中
國
清
朝
積
弱
年
間
，
留
㠥
長
辮
子
的
華
人

遭
西
方
列
強
恥
笑
。
﹁ch

in
k

﹂
的
另
一
意
思
是

﹁
裂
縫
﹂，
嘲
笑
中
國
人
的
眼
睛
細
小
，
如
裂
縫
一

樣
睜
不
開
。
無
論
如
何
，
﹁C

hink

﹂
是
含
有
侮
辱

成
份
。

二
○
○
○
年
八
月
加
州
曾
發
生
一
宗
兇
殺
案
，

十
七
歲
朱
姓
華
裔
少
年
遭
人
亂
刀
斬
死
，
他
的
汽

車
被
刮
刀
刻
上
﹁C

hink

﹂
字
。
案
件
引
起
西
方
種

族
平
等
組
織
關
注
，
從
此
，
口
出
狂
言

﹁C
hink

﹂，
可
能
觸
犯
刑
事
罪
行
。

十
多
年
前
我
在
英
國
工
作
，
曾
親
身
感
受
到
﹁C

hink

﹂
的

屈
辱
。
兒
子
讀
小
學
六
年
級
，
遭
同
學
圍
堵
譏
笑
﹁C

hinki,
C
hinki,

C
hinki

﹂。
兒
子
追
打
同
學
報
復
，
老
師
聽
不
見
別
人

的
嘲
弄
，
卻
看
見
他
動
粗
，
於
是
罰
他
留
堂
。
兒
子
初
到
英

國
讀
書
，
英
語
未
追
上
，
有
口
難
言
受
盡
委
屈
，
他
不
肯
再

上
學
。

我
找
老
師
理
論
，
要
求
校
方
調
查
和
道
歉
。
事
情
牽
涉
到

﹁C
hink

﹂
種
族
歧
視
字
眼
，
非
同
小
可
。
校
方
成
立
調
查
小

組
，
舉
行
了
三
次
會
議
，
每
一
次
都
要
求
我
列
席
。
他
們
首

先
傳
召
涉
案
同
學
作
供
，
證
實
了
兒
子
沒
說
謊
；
第
二
次
聘

請
一
華
人
任
翻
譯
，
由
兒
子
用
粵
語
詳
述
經
過
︵
他
們
懷
疑

我
的
翻
譯
有
偏
袒
，
不
算
數
︶。
最
後
由
教
育
部
官
員
接
辦
，

負
責
撰
寫
報
告
呈
政
府
備
案
。
學
校
還
安
排
了
心
理
專
家
輔

導
兒
子
，
擔
心
他
的
弱
小
心
靈
受
創
。

尊
重
別
人
，
種
族
平
等
，
要
從
小
嚴
肅
教
導
。

E
S
P
N

網
站
今
次
闖
禍
的
文
章
標
題
為
﹁C

hink
In

T
he

A
rm
or

﹂，
這
本
是
一
句
成
語
，
意
思
為
﹁
攻
擊
弱
點
﹂。
自
作

聰
明
的
網
站
編
輯
，
以
為
此
標
題
一
語
雙
關
，
在
評
論
林
書

豪
打
球
失
誤
之
餘
，
又
可
點
出
他
是
華
人
。
可
惜
賣
弄
文

采
，
得
不
償
失
。

口出狂言
蒙妮卡

跳出
框框

俗
語
有
云
：
﹁
搵
食
，

搵
食
，
辛
苦
搵
來
自
在

食
。
﹂
最
終
目
的
就
是

﹁
食
﹂。
然
而
，
某
些
行
業

的
員
工
﹁
無
啖
好
食
﹂。

即
是
說
，
每
天
工
作
數
小
時
，

中
間
休
息
食
飯
時
間
甚
短
，
影

響
身
心
健
康
。
事
關
此
行
業
從

業
員
操
作
期
間
十
分
緊
張
，
全

力
集
中
精
神
，
不
能
有
錯
，
不

能
有
缺
失
。
我
所
指
的
是
近
年

來
擾
擾
攘
攘
，
反
對
之
聲
四
起

的
證
券
及
期
貨
從
業
員
。
事
關

香
港
交
易
所
為
提
出
延
長
交
易

時
間
，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把
交
易

時
間
延
長
。
三
月
五
日
將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延
長
交
易
時
間
，
即

是
說
中
午
停
市
休
息
只
有
一
個

小
時
，
匆
匆
午
飯
無
法
交
際
交

換
行
情
，
更
難
有
﹁
自
在
食
﹂
了
。

中
環
舖
租
特
貴
，
在
此
間
營
業
的
食
肆

就
靠
午
間
黃
金
時
間
，
若
然
，
三
月
五
日

開
始
中
午
只
有
一
個
小
時
休
市
的
話
，
業

界
從
業
員
又
哪
有
時
間
上
館
子
吃
飯
，
只

能
光
顧
﹁
美
心
﹂、
﹁
大
家
樂
﹂
外
賣
，
吃

飯
盒
而
已
。
投
資
者
亦
然
。
受
影
響
的
當

然
是
中
環
的
中
西
食
肆
。
為
爭
取
並
捍
衛

業
界
合
理
權
益
和
前
途
，
業
界
及
其
所
屬

工
會
團
體
等
曾
多
次
向
當
局
以
及
香
港
交

易
所
董
事
局
反
映
意
見
和
苦
衷
，
但
似
乎

得
不
到
回
應
，
並
無
從
善
如
流
，
重
新
公

開
諮
詢
業
界
和
尊
重
業
界
意
見
。
似
乎
所

持
理
據
是
為
增
國
際
競
爭
力
。
是
耶
？
非

耶
？
反
對
者
齊
聲
說
﹁
不
﹂。
正
是
各
說
各

有
理
。

本
月
二
十
九
日
是
港
交
所
實
施
第
二
階

段
延
長
交
易
時
間
前
最
後
一
次
召
開
董
事

局
會
議
。
潮
流
興
﹁
上
街
﹂，
﹁
團
結
是
力

量
﹂，
工
聯
會
立
法
會
議
員
王
國
興
、
潘
佩

璆
醫
生
和
金
融
服
務
業
立
法
會
議
員
登
高

一
呼
，
聯
合
多
個
包
括
香
港
證
券
及
期
貨

從
業
員
工
會
等
多
個
業
界
團
體
發
起
大
遊

行
，
定
於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下
午
四
時
四
十

五
分
在
中
環
遮
打
花
園
集
合
，
地
點
當
然

是
﹁
門
常
開
﹂
之
稱
的
新
政
府
總
部
請

願
。
別
以
為
券
商
不
會
參
加
，
其
實
延
長

交
易
時
間
交
易
額
未
必
有
增
，
問
題
是

﹁
未
見
官
先
打
五
十
﹂
增
工
時
增
薪
水
開
支

未
必
有
㠥
數
。

「搵食」難
思　旋

思旋
天地

日
本
知
名
藝
人
北
野
武
，
是
個
知
名
的
藝
術
家
。
他
不

僅
擅
長
表
演
漫
才
︵
相
聲
︶，
而
且
是
一
位
優
秀
的
導
演
。

我
在
網
上
看
到
了
一
則
關
於
他
的
逸
事
，
覺
得
非
常
有

趣
。北

野
武
說
，
成
名
之
前
，
他
非
常
渴
望
買
一
輛
好
車
。

成
名
以
後
，
就
買
了
一
輛
保
時
捷
。

但
是
，
他
發
現
，
開
保
時
捷
的
感
覺
沒
有
想
像
中
那
麼
好
。

至
於
原
因
，
北
野
說
，
開
車
的
時
候
，
﹁
看
不
到
自
己
開
車
的

樣
子
﹂。
於
是
，
他
專
門
請
朋
友
開
㠥
自
己
的
車
，
至
於
自
己
，

則
租
了
一
輛
出
租
車
，
在
後
面
緊
跟
㠥
。
在
出
租
車
上
，
北
野

對
司
機
說
：
﹁
看
，
那
是
我
的
車
！
﹂

這
個
故
事
耐
人
尋
味
。
我
想
了
很
久
，
揣
摩
出
兩
點
意
思
：

其
一
，
大
家
都
愛
慕
虛
榮
，
大
明
星
不
比
你
我
更
差
；
其
二
，

滿
足
感
是
別
人
給
的
，
所
以
我
們
需
要
更
為
弱
勢
的
參
照
系
。

北
野
武
的
故
事
是
否
真
實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我
只
是
想
，

如
果
屬
實
的
話
，
不
知
當
時
那
位
司
機
是
怎
麼
回
答
的
。
如
果
他
大
肆
稱

讚
，
北
野
估
計
會
非
常
開
心
。
但
，
如
果
他
保
持
沉
默
呢
？
或
者
，
他
乾
脆

拉
㠥
長
腔
來
一
句
﹁
哦⋯

⋯

﹂
沒
準
，
北
野
的
心
會
涼
到
腳
後
跟
。

每
個
人
都
需
要
觀
眾
。
換
言
之
，
大
家
都
期
望
從
他
人
的
眼
裡
揣
摩
自
己

的
份
量
。
即
使
是
生
活
最
潦
倒
不
堪
的
人
，
也
在
意
身
邊
的
閒
言
碎
語
。
當

然
，
他
和
所
謂
偉
大
、
光
榮
的
人
一
樣
，
也
時
刻
扮
演
㠥
閒
言
碎
語
製
造
商

的
角
色
。

想
當
年
項
羽
終
於
攻
破
咸
陽
，
手
下
的
人
開
始
瘋
狂
搶
掠
。
這
時
，
有
人

站
出
來
奉
勸
項
羽
定
都
咸
陽
，
成
就
霸
業
。
但
，
項
羽
同
學
卻
積
極
要
求
回

家
。
他
的
緊
迫
心
情
，
讓
人
感
覺
吃
驚
。
項
羽
說
，
﹁
富
貴
不
還
鄉
，
錦
衣

夜
行
。
﹂

項
羽
是
世
家
子
弟
，
楚
國
的
貴
族
。
但
，
就
是
這
麼
一
個
骨
子
裡
據
說
有

點
貴
族
氣
的
人
，
卻
有
㠥
一
雙
老
鼠
一
樣
的
眼
睛
：
大
小
如
豆
，
只
看
眼

前
。
這
也
難
怪
。
身
為
楚
國
的
貴
族
，
項
羽
一
家
沒
落
已
經
數
十
年
了
。
此

時
此
刻
，
他
終
於
鹹
魚
翻
身
了
。
不
回
家
與
鄉
人
團
聚
一
下
、
或
者
乾
脆
說

慶
賀
慶
賀
怎
麼
成
？

只
是
，
螳
螂
捕
蟬
，
黃
雀
在
後
。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
項
羽
不
再
努
力
。
最

終
被
痞
性
十
足
的
劉
邦
打
敗
了
。

虛
榮
心
人
人
都
有
，
但
滿
足
虛
榮
心
的
方
式
並
不
相
同
。
齊
國
有
個
犀
利

哥
，
雖
然
窮
卻
混
了
兩
個
老
婆
。
這
位
老
兄
每
天
吃
得
滿
面
紅
光
，
回
家
之

後
，
就
向
老
婆
誇
口
﹁
我
今
天
又
和
誰
一
起
喝
了
酒
﹂。
某
日
，
大
老
婆
尾

隨
其
後
，
發
現
此
老
兄
每
天
到
墓
地
裡
去
，
竟
然
向
祭
奠
死
者
的
人
乞
討
殘

羹
冷
炙
！
他
的
醉
醺
醺
的
好
臉
色
，
竟
然
是
這
樣
得
來
的
。

有
電
視
台
的
法
制
頻
道
，
曾
播
出
過
一
條
新
聞
。
蓋
某
帥
哥
大
婚
，
場
面

極
其
鋪
張
。
其
中
迎
親
的
轎
車
，
就
用
了
二
十
幾
輛
奔
馳
。
婚
禮
當
天
，
僅

玫
瑰
就
用
了
上
萬
朵
。
觀
者
於
是
紛
紛
感
慨
：
新
郎
是
成
功
人
士
啊
！

孰
料
婚
後
不
久
，
新
郎
倌
就
失
蹤
了
。
知
情
人
說
，
此
老
兄
正
在
局
子
裡

蹲
㠥
。
原
來
，
他
是
一
個
慣
偷
，
所
有
財
產
、
包
括
迎
親
的
小
車
，
都
是
偷

來
的
。
某
地
有
暴
發
戶
，
乃
社
交
圈
子
裡
的
活
躍
人
物
。
酒
足
飯
飽
歸
來
，

每
每
大
肆
張
揚
：
﹁
我
今
天
又
與
誰
一
起
吃
飯
了⋯

⋯

﹂

某
次
，
有
人
私
下
裡
感
慨
，
稱
愛
因
斯
坦
如
何
如
何
了
不
得
。
此
老
兄
喝

了
兩
杯
酒
，
頭
腦
不
夠
清
醒
。
當
㠥
眾
人
的
面
來
了
一
句
：
﹁
愛
因
斯
坦
是

誰
？
沒
和
他
一
起
喝
過
酒
。
﹂
馬
上
引
發
哄
堂
大
笑
。

他
，
沒
和
愛
因
斯
坦
一
起
喝
過
酒
。

感 覺
馮　磊

侃侃
而談

那天我在洋子社長的指點下，修改了好幾個款
式，最後竟然領到一個系列的搖粒絨女裝的試製
任務。經過反覆的修改，終於拿到一個集裝箱的
搖粒絨女裝的訂單。可以說，這第一個集裝箱的
訂單是我們公司的起跑線，它包含㠥洋子社長的
智慧和愛心。
洋子社長還經常帶我參加她的業界圈子的派

對、及東京流行時裝協會舉辦的世界時裝發佈
會。洋子社長好幾次在百忙之中，與我一起去我
們中國工廠指導業務。她以多年豐富的服裝業務
經驗，對我們工廠的服裝流水作業線佈局和人員
排列提出過寶貴的意見，使我們的效率大大提
高。可以說洋子社長是我們公司的貴人。
我與洋子社長最後一次洽談是在三年前的秋

天，早上十點半，我來到洋子社長的橢圓形洽談
桌前坐下，可是一貫不讓人等待的洋子社長卻遲
遲沒有出現，一杯咖啡已經見底了，她還沒現
身，我隱隱約約有一種不安的預感，但是甚麼不
安，卻也說不出來。這次洋子社長竟然讓我等了
一個小時，才匆匆來到我眼前，小聲地說：「對
不起讓你久等了，我們一起去用午餐，怎麼樣？」
我當然同意洋子社長的建議，於是就把隨身帶

來洽談用的裝有樣品和面料的小行李袋放在橢圓
形桌子下，起身準備出去吃飯，洋子社長卻說：
「你不妨把東西一起帶㠥吧，我們在飯店談談。」
我感到有些蹊蹺，吃飯的時候談這種事可不是太
方便呀。
我們一起到洋子社長公司附近的一家咖啡餐

廳。剛剛入座坐下，洋子社長就用簡短的語言開
門見山地說：「今天我們的洽談暫停吧。」

我聽了一驚，心想：「莫非洋子社長不想再與
我做生意了？」
洋子社長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吃驚的表情，繼續

用低沉但清晰的語調說：「我跟你透露一點我們
公司的實情。現在我們公司遇到一個大麻煩，我
們的一家主要客戶的貨款支票沒有如期付款，這
大大影響到我們的資金周轉。現在看來，那家客
戶很有可能會破產，如果他們破產的話，說不定
會拖累到我們公司也連鎖破產。」
我聽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我知道自從優衣庫

打響價格戰爭之後，日本服裝界的公司破產了一
大片，只是沒想到這股破產風居然颳到了洋子社
長這裡。我想出一句既安慰洋子社長，也安慰自
己的話，說：「不管遇到甚麼困難，洋子社長您
肯定是不會破產的。」
洋子社長無奈地搖搖頭說：「現在這個時代，

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我也未必就能倖免。雖
說我還想再作最後的一搏，但這是凶多吉少呀。
今天請你來這兒說這些話，是不想讓公司的員工
聽到，你也知道這種風聲吹起來，只會愈吹愈危
險。所以也請你替我保密。」
我在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中，頭腦一片空白，也

不知道應該說甚麼，只是機械地點點頭。洋子社
長用關懷的眼光望㠥我，低聲說：「我今天是有
意不讓你接這個訂單，因為萬一我破產的話，我
就無法支付你這個訂單的欠款，那你就要和我一
起蒙受重大損失了。」
洋子社長這句話不假，因為我曾經遇到兩家客

戶破產，他們都沒有支付對我們公司的欠款，讓
我蒙受了重大損失。洋子社長最後用鼓勵的語氣

說：「你也不容易，一個女人在東京這樣努力，
沒有必要與我捆在一起冒險，今後你不要再和我
們公司做生意了。至於我對你們公司至今為止的
應付貨款，我會盡量設法付完。如果我能熬過難
關重新站起來，我會再和你做生意，萬一我不幸
破產了，我希望看到你和你的公司繼續成長發
展。」

洋子社長甚至沒有把中餐吃完，就先付賬走

了。洋子社長臨走時說：「世事無常，不要難

過，多保重！」沒想到，這竟成了我聽到她的最

後一句話。

我深深地感激洋子社長對我的特別關照，因為

本來這次我們準備做一筆大訂單，對於洋子社長

來說，這筆大訂單如果銷售情況好的話，就可以

挽回破產的厄運。但如果銷售情況不好的話，不

僅洋子社長要破產，我也會被牽連進去，甚至也

會跟㠥一起破產。這是一個大賭博，是一場凶多

吉少的冒險，洋子社長把危險留給自己，把安全

留給我，怎能讓我不感激她呢。

另外我也知道在日本服裝界，洋子
社長這樣的損己利人的行為真是太
「傻」了，她為甚麼對我這麼好呢？
或許她是從同是女性的角度，同情我
這個女人「不容易」吧。
不管怎麼說，洋子社長讓我避過了

一場凶多吉少的冒險，挽救了我和我
的公司。這場冒險的結局，還真的成
為一場悲劇，洋子社長破產了。我最
後一次見洋子社長是在商討破產財產
分配的債權者會議上，但當時的氣
氛，使我無法與她說一句私人間的
話。之後的三年裡，我再也沒有見到
過洋子社長。好在今天我終於打聽到
洋子社長的消息，傍晚就可以和她見

面，想到這裡我心中不禁催促起時鐘，讓它走得
更快些。

傍晚我提前來到與洋子社長相約的原宿車站出

口，等㠥洋子社長。在夕陽的餘暉中，我終於見

到違別三年的洋子社長，她看起來比三年前瘦了

一圈，髮型也變了，但是臉上的表情依然是充滿

自信地微笑㠥。我趕過去，用了我們初次見面時

洋子社長用的那西洋人的動作，一把擁抱住了洋

子社長。我記得有篇甚麼名著叫《第二次擁抱》，

我忽然想到我和洋子社長的第二次擁抱，也可以

寫成一篇文字，雖說比不上名著的《第二次擁

抱》，但也可以記錄我人生中遇到的一位「好

人」。

洋子社長第一句話就問我：「你和你的公司都

好吧？」

我有點動情地說：「都是託您的關照，我和我

的公司一切都好。」洋子社長用放心的語氣說：

「我就知道你不會有事的。東京的服裝界，無論如

何也不能少了你這位能幹的女社長啊。」

漂亮的女朋友（中）
■珍惜相遇的這份緣。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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